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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松阳县“工商联”及其开创者

1949 年 5 月，松阳解放，迎来了人民当
家作主的新时代。在全面接管、改造旧政权机
构和民间团体、组织的同时，县人民政府也接
管了万寿宫， 准确地说是接管了旧政权设立
的松阳县商会的“办公”场所。

根据松阳工商业发展的态势和建立与人
民政府要求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的要求，1950
年上半年成立了松阳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
员会， 也可能由于清代中后期以来的万寿宫
曾是当年江西商人创办的“江西会所”，尽管
建筑破损且蛀蚀，早已今非昔比，但商人的气
息、商业的气场仍隐含于土粒之中，松阳工商
业者也对此情有独钟，可能这也是个原由，经
县人民政府同意， 铲除了建筑内原有的佛座
（许真君塑像）， 昔日的万寿宫就成了松阳县
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办公场所， 直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工商联” 作为松阳县城
一个建筑地标的特指， 而不是作为一个群众
团体的名称，为松阳城乡百姓耳熟能详。

松阳解放不久， 成立了松阳县工商业联
合会筹备委员会，会址就在原先的万寿宫。松
阳县工商联作为一个全新的群众团体的筹
备、创建和“工商联”作为县城一个特指建筑
地标的兴建，尽管已经过去了 70 余年，而 70
余年的历史烟云仍然淡漠不了一个绕不过去
的人物，他就是时年 35 岁、担任松阳县工商
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丁日新。

档案资料载：原万寿宫“房屋蛀蚀不堪”
不能办公，筹委会拟在万寿宫旧址改建为“工
商联”。 为改建好新的办公场所，在人民政府
的支持下， 丁日新亲自挂帅， 成立了松阳县
“工商联”建筑委员会。 为筹建松阳县“工商
联”大楼，他广泛发动全县工商界集资捐款，
棉布业、国药业、烟草业、茶蚕业、酱酒业和饮
食业等等行业纷纷响应。 据老一辈业内人士
生前述说，新的“工商联”大楼建造经费没有
一分公家拨款，全部来自民间筹款，主要来自
当时松阳县城的商号大户， 如国产棉布大来
号、大纶号、聚春号，国药业恒春堂、仁寿堂、
同福堂、同仁堂，酱酒业裕来号等几大商号捐
资更为踊跃，数额也较多。

筹款新建“工商联”大楼，是一件难度很
大的工作，能够得到纷纷响应，既体现了丁日
新在全县工商界中的声望， 也体现了其谋划
工作的周全。根据县档案馆藏资料，为稳步扎
实推进“工商联”大楼的建设，整个工程分为
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拆卸工程，即将破败
建筑拆除；第二个阶段是新建工程，新的“工
商联”大楼主要是兴建大会堂与办公室，1955
年 2 月 25 日动工，6 月 10 日对整个新建工
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验收， 提出了很细致的
验收意见，甚至连大会堂南大门门墙（靠门东
首）外向内斜 0.04 公尺，内向内斜 0.01 公尺，
原坡 0.025 公尺未除、砖柱东（南首）面西北
角顶内斜 0.01 公尺， 东角向外 0.008 公尺等
等细微的问题， 都由工商联有关人士制成明
确的整改表，承建方按整改要求限时整改，确
保了大楼工程质量。

解放初期， 松阳工商业的发展和 “工商
联”大楼作为地标性建筑的筹建，是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 依靠全县工商业界的齐心协力
取得的，而丁日新作为松阳县“工商联”筹委
会主任，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956 年 10 月
4 日，松阳县工商业联合会首届会员大会上，
经选举担任首任主任委员，先后当选为第一、
第二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曾被错划为右派，
“文革”期间遭迫害去世。 1983 年 8 月，松阳
县委对其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几经岁月的风雨， 历经时代的变迁，“工
商联”作为松阳县城的地标性建筑，尽管如今

已变身为松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从上世
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在松阳百姓中耳熟
能详，乃至如今过去了将近 70 年，大多年过
花甲的松阳县城人，无不记忆犹新、无不感慨
万分！

西屏镇工商界的“公共食堂”

松阳县城南直街 53 号正中大门和大窗
户上方有一颗大红五角星的建筑 ， 修建于
1955 年 6 月，原是松阳县城工商界捐资新建
的县“工商联”的办公场所，也是工商界人士
聚会议事的场所。

根据档案材料，修建的“工商联”拆卸了
建于清代中后期万寿宫的屋架等全部建筑
物，建筑立面是否拆卸新建，没有确切的档案
材料可以证明，既然是“全部”，应当包括严重
破损不堪的建筑立面。修建时，在大体上尽可
能地保持原万寿宫的立面模样进行修缮的同
时，也进行了较大的更改，主要是将原有的也
已斑驳不堪的封建迷信色彩的图画、 文字刷
成清一色的白粉墙， 大门顶上原来应该有的
“万寿宫”三个大字，换成了用水泥浇筑并涂
上红色硕大的五角星。

主体工程大会堂和办公室建成之后，县
工商联在这里正常办公运行。 三年多之后的
1958 年 11 月，松阳县并入遂昌县，原松阳县
成了遂昌县的一个区， 原县城西屏镇成了遂
昌县的一个直属镇， 松阳县工商联组织也就
成了西屏镇工商业联合会，仍在原址办公，但
不再是全县性只是镇域工商界的群众团体。
次年，又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或称“三年
自然灾害”），从 1959 年至 1961 年，松阳跟全
国各地一样，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
业片面发展工业的政策， 导致了城乡普遍性
饥荒。 《松阳县志》（1996 年 2 月版）有载：在
这种情况下，1960 年 3 月，竟还提出“跑步进
入共产主义”， 全县城乡如火如荼 “大办食
堂”，居民全部进入公共食堂用膳，实行“吃饭
不要钱”，工商业界也不例外，“工商联”就成
了西屏镇工商界的“公共食堂”。

那时， 我正处于虽懵懂但已有记忆的年
龄，我依稀记得，1961 年上半年的一个日子，
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拿着装着菜干的饭盒，
到“工商联”去吃“公共食堂”，“工商联”的大
会堂摆满了家家户户自家带去的破破损损的
小桌子， 满食堂都是饥饿的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母亲拉着我挤进人山人海，找到母亲用几
块小木板钉起来的自家小桌子， 让我站在小
桌旁，叮嘱不要走开，自己转身就往食堂放大
锅盛饭的地方挤。我怔怔地站在小桌子旁，不
敢离开一步，虽然懵懵懂懂，而那景象却是深
深烙进了记忆———食堂虽然满是人， 但可能
是饿的原因，并不嘈杂更没有喧哗，每个人的
眼睛好象都很大， 凹进去似的， 顾不得看人
家，只顾自己赶紧吃饭，吃饭那个样子就像抢
命似的，一手端着只剩有饭粒的饭盒，一手拿
着筷子噼哩啪啦地往嘴里扒几近没有了的饭
粒。其实我自己也就是这个样子，自己看不见
自己而已。 一会，母亲盛饭回到小桌旁，将菜
干和不多的饭粒拌在一起， 说是很好吃的菜
干饭，让我吃，不一会我就吃完了，才感觉到
母亲自己没有吃上过一口，那时，我真是饿更
不懂事，只管自己抢着吃，根本没想过母亲饿
不饿———这是不堪回首的 “工商联”“公共食
堂”！

《松阳县志》（1996 年 2 月版）记载：“次
年（即 1961 年）6 月，公共食堂基本解散”，西
屏镇工商界的 “公共食堂 ” 也重新回归原
位———工商联的办公场所。 为总结建国以来
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采取有力
措施， 进一步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1962 年

初，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
大会”，随着大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西屏镇“工商联”恢
复成为其办公场所，重新开始正常运行。但仅
不过四年多点时间，时至 1966 年 5 月，声势
浩大、雷电交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工
商联和镇区其他机关团体一样都陷入瘫痪，
停止运行。

“饿”的年月已经过去了 60 余年，已过花
甲之年的我每每依稀想起， 总觉得肚子中隐
隐有一种饥饿的感觉，因而倍加珍惜粮食。每
次吃饭，饭碗总吃得很干净，决不会剩下或粘
一粒饭粒；看到自己有饭粒掉到饭桌上，肯定
不假思索撮起来放进嘴巴， 决不会无端地扔
弃；参加朋友聚餐，盆盆碗碗还剩下那许多食
物，虽无奈但总有一种莫名的伤感，隐隐作痛
于心……

“工商联”不忍卒读的“插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 和各
地一样，松阳也正处于岁月无序、阴阳颠倒的
时期，松阳县城南直街 53 号，原县工商联办
公场所，也因此历经折腾，特别是在“文革”武
斗中，民间曾有人戏称为“阴阳界”，后又挪作
集会和放映电影的场所。

从西屏镇工商界的“公共食堂”恢复成为
其办公场所，工商联重新开始正常运行。但仅
运行了四年多点时间，到 1966 年 5 月，《人民
日报》头版刊出《五·一六通知》之后，以遂昌
县委工作组进驻遂一中（即现松阳一中）领导
师生开展“文化大革命”为先导，旋即声势浩
大、雷电交加的“文革”运动，迅速在松阳城乡
全面展开， 工商联也和其他镇区机关团体一
样陷入瘫痪，停止了一切活动，而作为一座建
筑，在“文革”中特别是在 1967、1968 两年，持
“夺权”和“反夺权”不同观点的两派之间，初
由辩论到互相扔石块，再从棍棒到枪炮，短时
间内武斗迅速升级，战火激烈，打得昏天黑地
不可开交，西屏镇的南门区域是持“夺权”观
点的“遂联总”（俗称总部）一派的势力范围，
“工商联”就成了“总部”的一个重要据点。

“总部”得胜时，正值上头为做好反苏修
侵略的准备，按照 1958 年上级曾作出的“实
行全民皆兵” 的思想和 “我们还要大办民兵
师”的决定，再次掀起了大办民兵师的高潮。
于是，得胜掌权的“总部”就雷厉风行地成立
了“松阳区民兵师”，松阳“总部”一文一武二
个头领， 武的钟姓头领是部队转业到松阳造
纸厂的职工，就任师长，原是镇篾业社的篾匠
是文的头领，就任政委，1967 年冬季，在南门
外溪滩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松阳“民兵师”成立
大会， 双双披着军大衣， 身后还紧跟着几个
“警卫员”，俨然是俩大将军，在一片欢呼声中
先后上台讲话，其场面和声势记忆犹存。 “工
商联”就成为“民兵师”有时议事的重要地点。

记得，那时属“遂联总”的遂昌县婺剧团
有一个组织叫“新文艺兵团”，在松阳和遂昌
全县都很有影响，主要是因为“文革”前他们
经常到松阳演出， 其精彩的演出给人们留下
深刻印象， 特别是几个骨干演员又都很热情
活跃，“文革”初期，他们自己编排的以当时遂
昌县委书记、县长为嘲弄对象和“老俩口学毛
选”等小戏风趣幽默、生动活泼，至今，许多上
了年纪的西屏人还留有很深的印象。不久，他
们也卷入激烈的武斗之中， 婺剧演员年轻又
有“武功”，他们操起棍棒、拿起枪支投入武斗
也以勇敢善战著称，他们一出场，持不同观点
的组织名称叫“遂总指”（俗称指挥部）的一方
就有些胆怯。因此，“新文艺兵团”更多的是担
当救援的战斗队，哪里吃紧就赶到哪里，西屏
同派的“战事”吃紧，他们就火速从遂昌县城

赶到西屏，战事结束，就入住“工商联”，西屏
同派的“战友”对他们都很敬佩，“工商联”也
就是现在“申遗馆”楼上房间的板壁上还留有
“向新文艺学习”“必败遂总指”之类的墨痕。

《松阳县志》（1996 年 2 月版）记载：“1968
年 2 月 3 日， 两派群众组织在西屏镇武斗；4
月 14 日， 西屏再次发生武斗；6 月 16 日，上
河发生武斗”。这几次武斗一次比一次打得惨
烈，双方都被子弹射中“牺牲”了几个，“总部”
这边是“新文艺兵团”一个演艺很好的年轻演
员和遂一中“红革会”的几个“革命小将”“光
荣牺牲”。 战斗结束后，他们的战友们将他们
的尸体，用门板扛着抬到“工商联”，平躺在一
楼的几间房间，覆盖着白布，房间门锁着，战
火平息后，来“工商联”凭吊或隔着窗户围观
的人很多，我也曾挤在人群里观看，亲眼看到
几间房间里都躺着死人，很吓人的，就赶紧退
出人群不敢再看。 “工商联”里面的大会堂布
置成灵堂，死者亲属的哭声惊天动地，抽泣十
分悲怆，整天乱哄哄的一片嘈杂，听到旁边也
是来围观的中年人说“工商联成了阴阳界”的
话，人虽不认识，而此话却还记得。那时，真感
到“工商联”是很可怕的地方，以至于好长时
间不敢进去，路过也赶紧匆匆走过，那阴影在
脑子里总是挥之不去。

1968 年下半年起，以古市区赤寿公社成
立革命委员会为开端，和各区、公社一样，西
屏镇也成立了“革委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
大治”，“工商联”成了“革委会”直接管理的公
房。

公房白天主要用作召开大会的场所。 上
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西屏镇“革委会”召开的
大会要么在戏院召开、要么就在“工商联”召
开，记得连续几年西屏镇知识青年下放的“欢
送”大会，都是在“工商联”召开的，1977 年 5
月份，我也在这里先是大会“欢送”，然后发来
的一朵大红花要自己戴上， 手捧大会上给下
放“知青”人手一册发的 “红宝书 ”，从 “工商
联”南边门出来，沿南直街到人民大街，过太
平坊、“红太阳牌楼” 一直游行到城北的汽车
站，一路敲锣打鼓被“欢送”到农村插队入户。

晚上如果不开大会， 公房主要就是用作
放电影。那时，在“工商联”放映的电影是要跟
别处放映的电影“跑片”的，有时，跑得不太及
时，电影就卡了、断了，于是整个大会堂漆黑
一团，叫声、口哨声响成一片。 即使这样，那
时，买张电影票的难度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
下午起， 碉堡枪眼般大买票的窗口前早已人
山人海，没有一点力气和“挤功”，电影票断难
买到。 1975 年下半年放映计划生育的科教
片，记得那是第一次公开涉及男女生育之事，
几近轰动。 “工商联”大门前黑压压都是男男
女女的年轻人，男的哼哼哈哈地在挤、在推、
在搡，女的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也在挤、在叫、
在嚷，有“胆杆”（松阳话，意思是勇猛不怕死
的）一样的在同伴的托举下，竟从也在挤的人
群的头顶上爬过，将手伸进窗口；有机巧的从
贴近窗口的墙边慢慢插进人群， 攥着钱的一
只手伸进窗口，用手指头比划着要买的张数，
这样灵巧的办法是机灵的年轻人采用的，能
比较轻松地买到票。

“工商联”成了镇里开大会或放电影的重
要场地，虽不是原先修建“工商联”的本意，但
也体现了公益服务的功能， 对于当年为修建
“工商联”出资出力的人士来说，尽管无奈，总
多少还是一种慰藉。 而曾一度成为“夺权”一
派的据点，放死人、设灵堂，哭声悲恸，哀号满
堂，对于当年捐资修建、意在为松阳工商业发
展服务的工商联组织和当时仍健在的原工商
界人士来说，是说不出的内痛，也是一个时代
让人不忍卒读的“插曲”。

好在，岁月回归正常，不幸都已过去！

松阳县城“工商联”的前世今生（中篇）
笙 徐进科


